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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记忆中，祖母是最早起的人，她起床后最
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侍弄园里的蔬菜。现在，我成
了家中最早起的人，夏天五点半即起床。穿上布
鞋和薄衫，下楼买菜。

我居住的小区旁原来是一个叫五里的城中
村，后来实行城中村改造，建起了两个大大的安置
小区——五里小区和阳光新城。原来这一片还是
村庄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在闲暇时晃荡进去，左
看看，右瞅瞅。城与村之间互不设防，城市慢慢把
村庄包围起来。村庄里已经没有稻田，房前屋后
最多的是菜园。一年四季，家家户户的菜园子里
都种着各种时鲜蔬菜。我最喜欢买的是南瓜花。

种在村子边边角角的南瓜，春风一吹，就让藤
蔓跑出去很远，到处撒野，爬窗上屋，攀树骑墙，把
整一片土地都盖了个严实。跑得越远，一路上留
下的花儿就越多。一朵朵尖叫起来的南瓜花，像
喇叭一样吹响在一个个藤蔓构筑的山头之上。

没几年，这个种菜的村庄，陆陆续续被拆掉
了。昔日的鸡鸣狗吠和人间喧腾，不知都去了哪
里。还有那到处蔓延的南瓜藤也消失无踪，那一
团团金黄的火焰熄灭了。

后来，在五里小区前面的云腾岭路上，兴起了
一个地摊早市。比起正规的菜市场，我更喜欢在
地摊上买菜。这些卖菜的人里面，有很多上楼的
老菜农。失去了菜园的他们又在城郊的野地里垦
荒种菜。吃不完的菜便拿到早市上来卖。那个经
常向她买南瓜花的阿姨几年不见，她的脸好像一
朵南瓜花的花瓣，布满了细密的皱纹。她还认得
我，冲我笑笑。在两把肥厚、耀眼的南瓜花前，我
停住了脚步，蹲了下来。

我知道，这些南瓜花是她刚摘下的。掐痕处
还淌着清泪般的汁液，每一朵花都竖着耳朵，在听
这早市里日渐喧嚣的叫卖声、揽客声。露水在花
朵间滚来滚去，一些还未睡醒的小虫子还没来得
及从花洞里钻出去，就被带到早市上来了，惊慌失
措地从一朵花爬向另一朵花。

我问她住几楼，她说住 26楼。我顺着她手指
的方向望过去，觉得特别高远。又想起了她家那
栋老砖房，两层半，水泥抹灰，在一棵樟树的下面
和一口水塘的边上，一个围着篱笆的小院子。院
子外满是南瓜藤，直蹿到老樟树上，一朵一朵的花
铃儿，在藤上挂着，在树上响着。

她把南瓜花一朵一朵码整齐，扎好，拿在手
上，好像准备献给谁。最终，我成了那个被献花的
人。如果把它看成玫瑰花，那它就是几朵爱情；如
果把它看成南瓜花，那它就是一束烟火。

我捧着花，回到家。
六点半的早晨，孩子还在熟睡，小区里的鸟儿

早醒了，叽叽喳喳、咕咕咕咕地叫个不停。把买回
来的菜放水槽里，豆角摘好，辣椒切好，黄瓜洗
好。两把南瓜花被一根干稻草捆着，活结的，缠了
三四圈，力道和松紧恰到好处。我突然发现，有好
几只花虫和蚂蚁，混在花里被带回了家。我轻解
罗裳般，松开稻草绳，它们瞬间松散开来，漂在装
满水的水槽里，花蕾深处的一只只虫儿都被水赶
了出来，都是些很小的虫儿，它们喜欢在花的道场
里流连忘返。

又想起了故乡那种叫“黄婆”的虫子，南瓜叶
和南瓜花上大大小小的虫眼就是它们洞穿的。为
了阻止它们的疯狂啃啮，不得不在南瓜花和南瓜
叶上撒上一层草木灰。黄婆在带灰的花、叶上盘
旋又盘旋，好不容易落脚了，又找不到下嘴的地
方，只好悻悻离去。大朵的南瓜花喇叭口朝上，花
瓣如勺，花蕾如舌，朵朵金黄，沾满了花粉，嗡嗡的
蜜蜂最喜欢在此停留和起飞，顺势把花粉带走。

炊烟袅袅的清晨，那边在生火煮饭，这边挎个
小篮子，在菜园篱笆外的南瓜藤蔓间来回穿梭，将
既大又艳的雄花采下，一朵朵放入篮内，一灶膛的
火还没烧完，大半篮子的南瓜花就倒在了水井边
的大搪瓷盆里，将五片小叶子掰去，再将花萼掐
掉，洗净，堆叠在笊篱中。大火热锅，把菜籽油烧
热，青椒红椒段入锅，与蒜末一并爆炒，再把笊篱
中洗好的南瓜花倒入，快速翻炒，花中水分尽情释
放，一大蓬的花缩成了一小坨，原先一大朵一大朵
盛开的花，仿佛又回到了盛开之前，回到了骨朵。
吃到嘴里的花，有一帖淡淡的藤本植物的清芬，口
感绵柔细软，花瓣依然保有着一分野朴和韧劲儿，
与茎秆的生脆，形成绝配。最后，孩子们争着把最
后半瓣落单的南瓜花和菜汤也倒进饭碗里了，只
剩盘底的一朵青花。

那时候的乡间几乎所有的植物都开花，但常
食的花并不多。除了最常见的南瓜花，还有木槿
花、栀子花，无论素炒还是油炸，都是一道厚朴野
味。祖母说，吃花的人，要多浇水，勤施肥，才有更
多的花开到你嘴巴里去，为你清洁口腔和牙齿。

每一颗果实在成为果实之前都是一朵花，也
有很多的花，永远没有成为果实，它的一生只是一
朵花。那些花不可食的蔬菜，如豆角、辣椒、丝瓜、
苦瓜、茄子、葫芦、番茄……也许我们只记住了它
们果实的味道，那些在枝枝蔓蔓上肆意开放的花
呢？只有祖母这样的人才会在意，她知道什么样
的藤上开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
果。看一朵花，就是在看一颗果实的前世和往生。

再看看墙上孩子留下的画作，有一幅是她上
小学时画下的一枝紫薇花。高考季一过，十八岁
的她就要成为大学生了。这段时间我常买南瓜花
给她吃。一朵开在嘴里的花，又将吹响一段花样
年华。

一
龙山、豸峰、孔村，仿佛是进入十八里桃溪的铺垫，而

桃溪之上那 36 座桥，犹如山水人文的清供，向我开启了坑

头村“学而优则仕”的历史。伫立于杨柳桥上，我脑海中

萦绕着一个场景：小道蜿蜒，垂柳依依，桃花灿灿，溪面上

拱桥倒影如镜，伴随着潺潺流水的是，桥头木架亭中诵读

声不绝于耳。

那一瞬，梦幻般的场景，我很难分清是历史的时光镜

像，抑或是我读过《桃溪潘氏宗谱》信息的遗存。

十 八 里 桃 溪 的 源 头 ，是 来 自 鹅 峰 山 褶 皱 的 九 股 山

泉。水随山势，在山涧跌宕、汇聚，然后绕着坑头村潺湲

而去。石门孤月，峭壁飞泉，碧井曲池，桃花流水，房舍栉

比，粉墙黛瓦，古意犹存。桃溪是古时的村名，后来更名

为坑头。坑，在婺源村名中是“小溪”的俗称，意指“溪水

流过的地方”。比桃溪水流淌还要曲折蜿蜒的，是村庄通

往山外的严田岭、硖石岭、银鞍岭等 7条古道，它们均以青

石叠起的方式，直抵村庄千年时光的深处。

在鹅峰山下，第一个沿溪种植桃树的是唐广明元年

（880 年）的潘逢辰，他举家迁到山溪旁，取村名为“桃溪”，

成了村庄的肇基始祖。青山为屏，傍水而居，耕读传家，

成了他向往的理想家园的模样。“涧水千年绿，桃花两岸

红。若如风俗古，还与武陵同。”万历十一年（1583 年），进

士及第的潘士藻在《咏桃花流水》诗中对家乡景象进行了

描写。“想率祖冒仙源乐溪山已肇瓜绵瓞瓝；喜文孙曳紫

闼列槐棘争杨凤翙梧冈。”坑头村真正兴起已是明清时

期，不仅有“二科六举人，两榜四进士”之颂，“棠棣四联

辉，乔梓一联芳”之誉，还有“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

贵，那横跨桃溪之上的一座座古桥，好比是“书香门第”的

谜底，每一座桥都是由科举入仕者捐建的。

如此的荣光和义举，坑头村人分别在迎恩桥、崇恩

桥、登崇桥、德济桥、瑞滋桥、五桂桥、留荫桥、泽民桥等等

的桥名上，一一体现了出来。

听 村 里 的 老 人 讲 古 ，桥 与 轿 既 是 谐 音 ，亦 是 相 通

的 ——村里桥多就意味着轿多。想想也是，一个小桥流

水人家的村落，能够乘轿者非富即贵。支撑老人底气的，

是村史上的显赫地位，自宋至清，只有 150 多户人家的村

庄就有 15人进士及第，126 人入朝为官，有 156 部 335 卷著

作传世。

坑头村历史上官宦文士之多，在婺源乡村可谓首屈

一指。

二
每次陪同外地的文友到坑头村，聊起祠堂与书屋，我

的心总是像被蜂蜇了似的，有一种麻麻的疼痛感。因为，

坑头村历史上那么多彰显人文蔚起的祠堂、楼阁，留给我

的已是残垣断壁。桃溪潘氏宗祠、赞肯祠、仰贤祠、尊德

祠、乡贤祠、瑞滋祠、均三公祠、敦伦堂、达义堂、暗然堂、

与斯堂、敬承堂、成德堂、尚德堂、春草堂、本体堂、惇义

堂、绳武堂、开先堂、玉春堂、崇本堂，还有魁星楼、棣萼联

辉楼、同异轩、文昌阁、启元书屋，等等，都是我从谱牒与

故纸上读到的祠堂和楼阁之名。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所

有这些祠堂、楼阁，几乎与旌表“科第联芳”的牌坊一起，

都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事中，还有上世纪那场浩劫中损

毁消亡了。

那散落于村庄的旗杆石、石门坊，都是最好的明证。

庆幸的是，我在桃溪的古民居、古桥、古树、古道，以

及古亭中，找到了村庄时间的纵深感。这些，既是通往村

庄遥远年月一条隐秘的路径，也是一代代村民珍视和守

护家园的成果。

徜徉于村巷，和村民谈过往的读书讲学与人雅集之

所，仿佛是遥不可及的事了。能够与先祖读书有着紧密

联系的，唯有遗存的“潘潢书屋”。即便放在明朝的历史

之中，潘潢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他于正德十六年

（1521 年）考中进士，从知县起步，不仅历任户部、礼部、工

部、兵部“四尚书”，还参与编修了《明伦大典》，有《论语阙

疑》《五宗考义》《乐成刀笔》《朴溪集》等著作存世。明朝

内阁首辅张居正应邀为《桃溪潘氏宗谱》作序时，是这样

介绍潘潢的：“其望于婺之桃溪者，若朴溪公潢，发解南

畿，历尚书四部，加太子太保，谥‘简肃’。”

建于明代弘治年间的潘潢书屋，为典型的徽派建筑，

其院门的门头上依然镶嵌着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婺源

知县郑国宾为书屋题写的“太宰读书处”匾额。从题匾的

落款年份看，彼时潘潢已经去世了。诚然，历史太过遥

远，关于郑国宾是否与潘潢有过交集，我没有读到文字留

痕，却不影响我去想象一位县令对他的仰慕，还有一块匾

额在后世的“光耀门庭”。

毕竟，潘潢是从桃溪走向朝堂的响当当人物。

那潘潢究竟有怎样的过人之处呢？

在潘潢少年时，父亲先将他送入村里私塾读书，然后

才入县学学习。“蚕为天下虫”，即是少年潘潢应私塾先生

“鸿是江边鸟”对的对子。至于“潢承家学”，那应是他入

仕后的说法吧。无论政绩，还是文名，潘潢都称得上声誉

卓著。而我在《婺源县志·人物传》中读到，对他先后在四

个“部级”单位任职，也只一笔带过，却将他“督学福建时，

严明学规，建立品行、学业二册，资助贫困学生”留下了重

重一笔。想必，这是修志者对先人重视教育的尊崇。

或许，他们深深地感悟到，是婺源有了“十家之村，不

废诵读”“山间茅屋书声响，放下扁担考一场”的“因”，才

有了千年“耕读传家”的“果”。

我再一次走近潘潢书屋，院墙上一钵春兰正飘出阵

阵幽香。

三
从豸峰水口向坑头溯溪而上，我好比打开了一部载

记聚族而居传统村落的线装书。沿桃溪开枝散叶的潘

姓，均源自坑头一脉。显然，我的行走一次比一次慢，有

时慢到在一个桥亭、一块碑刻前挪不动脚步。

一个偶然的机缘，何梦萧、吴一平、张根树三位当地

村民刷新了我对“新农人”的认知——作家何况从厦门还

乡，他约我一同去坑头村访问网络达人——“桃溪兄弟”，

他们以自己的执着、勤勉，捧回了抖音官方授予的“新农

人·美好乡村风貌”奖杯。

桃溪中，桃源观遗址上，古樟下，田野间，都成了“桃

溪兄弟”拍摄短视频的“根据地”，道具呢，简单到只有柴

火灶、手推车、搪瓷盆、石臼、蓑衣、锄头、箬笠、竹篮、竹

筒、木桶、饭甑、泥炉、鱼篓、渔笱。家中酿酒，锅台炒菜，

溪中捉鱼，塘里挖藕，山上摘果，都是日常拍摄的主题。

他们在网络平台用米酒、子糕、竹笋、鳑鲏、石斑鱼、田螺、

河蚌、锥栗、荠菜、水芹、鱼腥草、葛根粉……激发了受众

味蕾上的乡愁，唤醒了风土人情的记忆。

在“桃溪兄弟”拍摄的视频中，我看到的似乎是他们

拾起村庄生活日常的某一个细节，或者重现过往的某一

个片段。他们在画面中朴实而稍显拘谨，我很难将他们

与婺源乡村的“推荐官”联系起来。事实上，作为土生土

长的婺源人，“桃溪兄弟”与我立足于乡土，为家乡所做的

命题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用镜头，而我是用文字。

坐在溪埠上，我用手机观看了“桃溪兄弟”新发布的

视频，在他们背着鱼篓出没溪涧花田的背影中，在他们烹

饪野菜和烤鱼的氤氲香气里，在受众关注的好奇中，仿佛

感受到一种“新农人”的生活气息从桃溪深处扑面而来，

那么清新、熨帖。

桃溪深处桃溪深处
□□ 洪忠佩洪忠佩

食花记
□□ 郭远辉郭远辉

鄱阳湖畔的风，总带着水的湿润与泥的芬芳。小时

候，我最爱在湖边的滩涂上奔跑，看白鹭掠过水面，看夕

阳把湖水染成碎金。而最让我着迷的，是湖水退去时遗

落岸边的瓷片。它们像被时光遗落的宝石，有的带着青

如湖水的釉色，有的刻着缠枝的花纹，在阳光下泛着温润

的光。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捡起，用湖水清洗干净，藏进

铁盒子里。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些碎片会成为我与景

德镇之间最奇妙的缘分。

真正走进古陶瓷的世界，是在 14 岁那年拜师学艺。

在师父家，我握着勾线笔，一遍遍地画直线。瓷板冰凉，

手腕酸痛，窗外的蝉鸣聒噪得像在嘲笑我的笨拙。两个

月里，我没画过一片花瓣、一缕云纹，只有横平竖直的线

条在瓷板上延伸，像没有尽头的等待。我偷偷抹过眼泪，

觉得师父定是不喜欢我，才总让我做这枯燥的活计。

直到有一天，师父指着一只清代古彩瓷瓶对我说：

“你看这线条，不是用手画的，是用功夫磨的。”瓶上的花

鸟图案，线条刚劲如铁，转折处却带着灵动的弧度。师父

的声音带着瓷土般的厚重：“古彩讲究‘硬、平、匀、净’，直

线是根，根扎得深，往后画花画鸟画山水，才能立得住、活

起来。这不是刁难，是传承。”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师父的用心，也明白了基础功的重

要。后来，我边学画，边琢磨，对比古瓷鉴定与鉴赏，对着放

大镜观察青花纹路的晕散，用手触摸胎底的跳刀痕迹，听瓷

片相击时的清脆声响。每一个细节，我都认真记录。而最让

我喜欢的，依然是那些被我视若珍宝的、湖水般的瓷片，它们

大多来自宋代的湖田窑。作为景德镇青白瓷的核心窑场，湖

田窑的炉火曾在昌南大地燃烧了数百年。

如今站在湖田窑遗址的现场，看着层层叠叠的瓷片

堆积如山，我仿佛能看见千年前的景象：窑工们赤着脚在

泥池里踩泥，拉坯的转盘缓缓旋转，一件件青白瓷胎在他

们手中成型；烧窑的师傅守在龙窑旁，根据火焰的颜色添

柴减火，只为烧出那“薄如纸、声如磬”的青白瓷。

有人说，青白瓷是宋代陶瓷界的“白月光”，各地窑口

都曾燃起过烧造青白瓷的窑火。安徽繁昌的青白瓷釉色

偏黄，福建窑的青白瓷胎显厚重……可唯有景德镇的青

白瓷，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贵气。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

物馆，我见到过一只宋代青白瓷注子，流口弯曲，腹部刻

着缠枝花卉，釉色薄、透、亮。讲解员说，这样的注子是当

年汴京城里王公贵族使用之物。

后来我在古籍里找到佐证：早在北宋，景德镇就在汴

京设立了专门的青白瓷专卖店瓷窑博易务。那时的昌江

码头，商船首尾相接，工人们小心翼翼地将青白瓷用稻草

层层裹好，生怕磕损了那层温润的釉色。这些瓷器经鄱

阳湖运至长江，越过黄河，最终摆进东京汴梁的高门大院

里。而其他窑口的青白瓷，大多是本地流通，是乡绅富户

的日常用器，大多比不上景德镇陶瓷的精致与细腻。

宋代的景德镇窑工像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在胎体

上刻花，用的是自己打磨的刀具，线条流畅得像鄱阳湖里

的水纹。北宋施釉一次就成，所以釉色薄，白中透蓝；南

宋时要反复三四次，所以釉色更蓝更润。烧窑时要昼夜

守在窑边，根据火焰颜色调整柴薪，只为那恰到好处的还

原焰，烧出“青如天、明如镜”的釉色。他们烧造的不是简

单的器皿，是能登堂入室的艺术品。

在景德镇待得越久，越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瓷脉从

未断过。古窑新火又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燃起。如今的景

德镇，不再只是古瓷研究者的“圣地”，更是无数陶瓷艺术

家的造梦场。

我曾在陶溪川的创意市集上，见过一位年轻的陶艺

家。她将景德镇传统的青花料与现代抽象画的构图结

合，在瓷板上画出流动的星云。她拿起喷釉壶，对着瓷板

喷釉料。看着釉料在瓷板上晕开，我仿佛看到了宋代窑

工淋釉时的专注，也想起了当年握着勾线笔的自己。还

有很多老艺人，守着家里的柴窑，坚持用最传统的方法烧

造瓷器。他们说，柴窑的火有灵性，像熬一锅老汤，出来

的瓷器会更温润。传承与创新，让景德镇的陶瓷艺术既

有千年的根，又有鲜活的魂。

最让我骄傲的，是这座城市从“手艺人的城”到“智造

者的城”的蝶变。2025 年国庆阅兵，当战机在蓝天拉出

“中国梦”的壮美字样时，我和身边的景德镇人一样，激动

得热泪盈眶。那战机，是景德镇制造！谁能想到，这个靠

一双双手捏泥制瓷的城市，如今能造出守护家国蓝天的

航空装备？

昌江岸边，古窑的烟囱与航空产业园的塔吊并肩而

立；老弄堂里，拉坯的号子与车间里的机器声交织在一

起。有人说，景德镇变了，变得不再是记忆里那个慢节奏

的小城。可我知道，这座城市的根没变。无论是古代烧

造青白瓷的工匠，还是如今制造航空部件的工程师，他们

骨子里都有着一样的执着——把每一件事做到极致。

身为一名古陶瓷研究者，我常常在工作室里，将宋代

的青白瓷残片与当代的青白瓷新作并排放置。古瓷的釉

色温润沉静，新瓷的釉色明亮鲜活，它们在光影里交相辉

映，像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而我床头铁盒子里的那

些湖田瓷片，依然在那里静静诉说着鄱阳湖畔与昌南大

地之间那段跨越千年的瓷缘。

鄱阳湖水依旧在奔流，昌江的窑火依旧在燃烧。从

宋代汴京城里的青白瓷专卖店，到如今的“景德镇制造”，

这条瓷脉从历史深处走来，带着泥土的芬芳、窑火的炽

热，正向着更辽阔的未来延伸。而我，愿做这条瓷脉上的

一颗小小瓷珠，在时光的流转中，静静感受这座城市的温

度，记录下瓷都悠悠向新的每一个瞬间。

瓷 脉
□□ 胡金娥胡金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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